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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辽代瓷器为对象，旨在探索其传统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转译与重构路径，构建

“文化语义解析—符号抽象提取—现代场景重构”的设计方法。 通过对辽代瓷器“胡汉交融”文化背

景的剖析，提炼出鸡冠壶、凤首瓶等器型的曲线韵律与“白黄绿”色彩体系。 运用几何简化、色彩适配

等方法，将传统符号转化为现代设计语言，并以艺术装置、智能音响为例验证其可行性。 研究结果表

明，该设计路径能够有效实现辽代瓷器符号的现代转译，为民族文化 ＩＰ 的开发提供可复制的设计范

式，有助于推动民族文化认同与文旅融合发展。 可见，跨领域设计实践能够丰富作品表现形式，拓宽

传统文化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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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代瓷器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的

重要文化遗产，承载着契丹族与中原、西域等多

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 其独特的造型、色彩与装

饰体系，不仅反映了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与融

合，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语义与审美价值。 然

而，在现代设计的语境中，如何将这些传统符号

进行有效地转译与重构，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是当下设计领域面临的重要

课题。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辽代瓷器造物符号的

系统提取与语义重构，构建“文化语义解析—符

号抽象提取—现代场景重构”的设计路径，探索

传统符号与现代材质、技术的融合路径，为民族

文化 ＩＰ 的开发提供可复制的设计范式，助力民

族文化认同与文旅融合发展。

１　 辽代瓷器的文化背景特征

辽代是 １０ 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

地方政权［１］。 北方民族孕育于草原这一特殊的

环境之下，由于民族众多，文化内涵极其复杂，不

同时期体现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 正是由于这

种多元性，更体现出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兼容性和

包容性，以及文化相互的融合，辽代的政治、经济

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辽文

化［２］。 辽代瓷器是契丹文化与多民族文化交融

的重要载体，它通过多元渠道，形成了“兼收并

蓄、胡汉交融”的鲜明特征。

地处草原与农耕文明交界的辽，以开放政策

吸纳中原、西域、蒙古等诸多文化元素。 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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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辽代制瓷工匠主要来源于中原定窑、

磁州窑等制瓷窑场，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制瓷

技术和烧造工艺，同样也会将中原汉族的制瓷风

格融入辽瓷的制作当中［３］。

草原丝绸之路的贯通使西域在中原金银器

造型的影响之下催生了凤首瓶，其凤首设计融合

中原凤鸟图腾与契丹审美，成为跨文化符号的典

范。 佛教传播推动辽三彩吸收唐及渤海国釉陶

技术，装饰中融入骏马、骆驼等游牧元素，实现了

宗教艺术与民族特色的结合。 而鸡冠壶以皮囊

仿生造型保留了游牧传统，通过陶瓷工艺复刻皮

件缝线、穿孔等细节，完成了从实用容器到文化

符号的转化。

技术层面，辽瓷构建了独特的釉色与装饰体

系。 继承唐三彩的辽三彩以白、黄、绿为主色调，

弱化蓝色并降低黄色饱和度，形成更贴近自然的

“内敛型”色彩语言，契合契丹族对草原生态的

崇拜。 文化层面，辽瓷呈现双向交流特质———既

吸纳中原制瓷技术、西域造型元素，又通过贸易

将契丹纹饰（如摩羯纹）、器型（如鸡腿瓶）传播

至周边，成为多民族文化互动的物质桥梁。

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辽代瓷

器不仅记录了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碰撞融合，其

“实用为本、兼容创新”的文化发展特点更为当

代设计提供了文化资源，启示传统符号在现代语

境中的转译可能。

２　 语义特征：辽代陶瓷造型图谱

产品是以实体、造型和延伸三个方面构成

的。 产品语义学基础符号学理论，把研究语言

符号的构想运用到产品设计上，在满足功能性

后更主要透过其造型符号特征来传达产品的

文化内涵。 产品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它的外延

价值，而更多的是它所显示的内涵语义，因此，

产品是具有功能指向语言、造型与象征等语言

的综合，产品语言是设计领域的深层科学和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４］。 因此，可通过系统梳理辽

代瓷器造型图谱，构建基础框架，以便深入挖

掘其文化内涵。

在辽代建立之前，契丹族长期保持着游牧与

渔猎的生活模式，受当时生产与生活条件的限

制，瓷业发展极为缓慢。 但随着辽的建立、兴盛，

后辽与宋形成对峙格局，双方交流频繁，贸易兴

盛，陶瓷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又进一步发展，辽瓷

技术达到其统治期间的巅峰［５］。 这样的发展过

程也促使其形成了辽代瓷器别具一格的风格。

辽国的领土疆域在我国北方广大的草原地

区，在这宽广的地域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辽瓷。

关于辽瓷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辽

瓷是指辽代辖境内出土的所有瓷器，狭义的辽瓷

是指在辽代、辽国、辽窑出土的，具有契丹族特征

的瓷器。 从辽瓷的定义中可以发现，辽代瓷器依

据造型特征可分为契丹民族特有的瓷器和具有

中原特征的瓷器两大类［３］。

具有显著辽代风格的瓷器一般为辽代独创，

或在其主导下发展而来，鸡冠壶、凤首瓶、鸡腿瓶

是典型代表。 鸡冠壶是辽代特有的陶瓷器，形似

马镫，模仿契丹皮囊壶，用于装水或盛酒［６］，其

壶身模拟皮囊形态与细节，是民族文化象征。 凤

首瓶由唐代器物演变而来，以凤造型融合中原与

契丹审美，作为契丹贵族才能使用的凤首瓶是辽

代各类型陶瓷器中的代表之一［７］，它展示了贵

族文化的一些特点。 另外，在辽契丹的工匠们还

创烧出了一种上粗下细，形似鸡腿的鸡腿瓶［８］。

鸡腿瓶的造型适于储存酒水且不易挥发和溢出，

细长的躯干可以埋藏于地下进而一定程度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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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瓶内的温度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状态以冷藏

乳质液体［９］。 三者皆是辽代陶瓷工艺与文化融

合的代表，承载着辽代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审美

取向。

具有中原特征的瓷器则是在中原造物器型

基础上，于纹样和技法方面有所发展的瓷器类

别，提梁壶、盘口瓶与长颈瓶便属于此类。 提梁

壶器具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晚期，分布较

广，最早多在山东东部及山西、河北两省的北部

一带［１０］。

经过形态演化分析，提梁壶壶身有向着浑圆

发展的造型趋势，提梁也更加符号化，契合游牧

需求。 盘口瓶的造型起源于西汉的喇叭壶，在西

汉时期部分器物颈的转折处已经有棱线，到了东

汉初期棱线凸起，初具盘口，在中后期定型［１１］。

盘口瓶的盘口密封，装饰丰富，兼具实用与装饰

功能。 关于长颈瓶的起源，之前学者也有过关注

和思考。 乔梁在研究契丹陶器的编年中，认为

“辽代长颈瓶是由契丹早期长颈陶壶发展而来，

并且逐渐分化，演变成器身更细长的形态” ［１２］。

提梁壶造型优雅，瓶身绘图案，适用于多种场合，

承载着辽代文化的内涵。 这些陶瓷制品都体现

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融合。

３　 语义提取：色彩、形态与演化

３．１　 辽代瓷器颜色归纳与分析

辽代瓷器多为白釉、黑釉、黄釉、绿釉、三彩

等［１３］。 其中白釉与黑釉延续中原工艺传统，黄

釉与绿釉则凸显契丹文化特色。 依据实物对辽

代瓷器进行归纳，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辽代瓷器颜色归纳

色系 颜色 提取色 瓷器类别 实物图

单色

白釉

黄釉

瓷碟、坛、
碗具

瓷壶类

瓷碟、坛、
碗具

瓷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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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色系 颜色 提取色 瓷器类别 实物图

单色

绿釉

黑釉

瓷碟、坛、
碗具

瓷壶类

瓷碟、坛、
碗具

花色 彩釉

瓷碟、坛、
碗具

瓷壶类

　 　 辽代瓷器主要是辽代东北窑口化妆白瓷，多

是粗白瓷，釉色为黄白、灰白或白色，施有白色化

妆土，胎色基本为灰黄、黄色或灰白色［１４］。 “官”

字款白瓷呈现冷白与暖白两种色调，在保留中原

雅致审美的同时以素面无纹体现契丹“自然质

朴”的实用主义；辽代黄釉瓷特点十分鲜明。 历

史时期不同，辽代黄釉瓷器无论造型、烧制方法

还是釉色都自具一格。 辽代黄釉瓷既不同于隋

唐时期那种土黄，又区别于明清时期那种蛋黄、

姜黄、鸡油黄，而是一种独特的橘黄色釉，个别深

者略泛铜红色［１５］。 绿釉色阶丰富且含蓝绿色倾

向，灵感源自草原植被与游牧生态，常见于鸡冠

壶、凤首瓶等标志性器型，契合契丹族对自然的

崇拜；黑釉以壶、罐为主，釉面光润厚重，通过

“以实用为核心”的设计理念体现游牧民族的粗

犷气质。

辽三彩在唐三彩基础上形成独特风格，以白

色为底色协调整体色调，黄色（低饱和度）与绿色

（高透明度）构成视觉主体，通过色块对比与渐变

层次营造“含蓄柔和”的审美基调，区别于唐三彩

的浓烈艳丽。 如辽三彩盘常以白色打底、黄色绘

花卉、绿色饰枝叶，既延续中原吉祥寓意又通过色

彩克制化传递契丹“敬畏自然”的哲学。

从视觉与工艺角度看，黄、绿两色因高饱和

度形成色轮互补而成为辽瓷的标志性色彩。 黄

釉工艺难度凸显其稀缺性，绿色依赖氧化铜的精

准配比并呈现“翠玉感”的孔雀石绿以象征草原

生态的永恒活力，白色平衡视觉张力则反映辽瓷

“以简衬繁”的设计逻辑。

通过专业色彩提取工具分析建立的辽代瓷

器色谱体系（图 １），可为现代设计提供标准化色

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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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辽代瓷器实物提取的色谱体系

３．２　 辽代陶瓷器形态归纳分析

辽代陶瓷器以其独特的形态与风格在中国陶

瓷史上意义重大，既展现契丹族文化特色，也见证

了与汉族、西域民族的文化交流。 因此可围绕辽

代陶瓷器形态展开研究，分析典型器物设计特点。

经分析，辽代典型陶瓷器物呈现出以下造型

特征（表 ２）：提梁鸡冠壶壶身曲线圆润，中部饱

满，上收下窄，提梁多为拱形或半圆形，与纤细壶

颈相呼应，兼具美观与实用；单孔鸡冠壶壶身圆

润饱满、上收下宽，造型稳重，顶部圆孔融合功能

与整体形态；凤首瓶瓶身曲线优雅，中部膨出，上

下渐收，瓶口凤首造型及凤冠、凤眼等细节形成

丰富装饰，瓶肩与瓶颈粗细对比增强造型稳定

性；鸡腿瓶整体呈鸡腿状，以细长曲线为特色，瓶

身中部细长，上下两端粗壮，弧度变化独特，瓶颈

与瓶底呼应，富有线条美感。 这些器型虽各具特

色，但均追求曲线美感，实现了实用功能与艺术

表现的统一，凭借流畅轮廓和精妙的局部处理，

形成了富有民族与时代特色的样式。

此外，像飞鱼形水盂瓷器，如辽耀州窑青瓷

飞鱼形水盂（图 ２），则在继承唐代风格基础上进

行了创新，其形象更趋近鱼类，并在器物装饰中

尤为突出了飞鱼纹元素。 此设计赋予了器物独

特的审美与实用价值，也可作为辽代代表性符号

运用于产品设计。 辽代陶瓷器的形态与装饰提

升了艺术价值，反映出辽代文化特色，对其形态

进行归纳总结，有助于深入理解辽代陶瓷艺术的

魅力与文化价值。

图 ２　 辽耀州窑青瓷飞鱼形水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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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辽代瓷器形态图形提炼

器型 实物图 提炼出的图形

提梁鸡冠壶

单孔鸡冠壶

凤首瓶

鸡腿瓶

３．３　 辽代陶瓷器型的形状演化

辽代陶瓷器型的发展展现了丰富的多样性

和独特的创新性。 通过分析辽代陶瓷的图片资

料，我们可以观察到多种器型，如鸡冠壶、提梁

壶、凤首瓶和鸡腿瓶等，这些器型不仅体现了辽

代陶瓷的多样性，也反映了契丹族与汉族等周边

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辽代陶瓷器型之间，形状的相通性和演化

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关系揭示了辽代陶瓷

在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中的动态过程。 通过对

不同器型的比较分析，可以观察到辽代陶瓷器型

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演变。

例如，在提梁壶的影响下，辽代工匠进一步创

新，产生了上提梁鸡冠壶。 凤首瓶的设计则可能

受到了葫芦瓶两段式结构的启发。 葫芦瓶以其独

特的两段式结构和圆润的外形在历史上广受欢

迎，而凤首瓶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将凤凰的

形象融入瓶口设计，赋予了器物以新的文化象征

意义和审美价值。 鸡腿瓶的演变则可能是基于长

颈瓶的基础上，融合了地方民族特色，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改造，使其更加符合辽代人的使用习惯。

这些器型的相通与演化，体现了辽代陶瓷设计的

连贯性和创新性。 除了器型以外，其装饰特色同

样突出，摩羯纹、飞鱼纹等元素，不仅提升了陶瓷

艺术价值，也对现代产品设计具有参考意义。

４　 辽代瓷器符号的转译与语义重构

４．１　 符号的转译

设计活动是一个追求和创造意义的“人为

事物”的过程，语义是对典型意义的研究与表

达。 在特定语义驱动下，通过自然语言和视觉

符号特征的双重编码方法，形成 “形义配对

６４

山东陶瓷



体”，对意义的显性化表达，是信息转化为知识

的重要认知过程。 通过语义的特征分解、组合

和变换构建情境可以引导不同类型的知识创

新［１６］。 复杂产品工业设计中需要综合考虑多

层次语义信息。

在解析辽代瓷器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的基

础上，研究通过“抽象简化—语义解构—场景适

配”的路径，实现传统符号与现代设计的对话。

基于格式塔心理学原理［１７］，让设计遵循“整体认

知优先”的视觉原则，对鸡冠壶、凤首瓶等经典

器型形态进行图形提炼（表 ２）：将鸡冠壶的皮囊

轮廓简化为上窄下宽的圆弧曲线组合，保留提梁

与穿孔的标志性元素；凤首瓶则抽象为“凤首—

长颈—鼓腹”的三段式几何结构，以流畅线条重

构凤冠、凤眼等装饰细节。

在对辽代瓷器符号进行转译的过程中，首先

需要对其形状与装饰进行抽象处理，以便更好地

将其融入现代设计中（表 ３）。 然后从形态、装

饰、色彩三方面深入转化。 最后结合现代语言进

行语义重构。

表 ３　 辽代瓷器形状与装饰的抽象处理流程

步骤 详细操作 线图及实物图

第一步：
初步抽象

通过手绘草图，对辽代陶瓷的

器型进行初步的抽象化处理，
以捕捉其基本形态特征

第二步：
深入转化

在初步草图的基础上，进一步

对其形态、装饰和色彩进行深

入的抽象和转化，以增强设计

的现代感和艺术表现力

第三步：
现代语言

重构

从上一步挑选出比较满意的

转换效果，结合现代设计语言，
对抽象的符号进行语义重构，
从而构建出产品的外观雏形，
使其既保留传统文化元素，又
符合现代审美和实用需求

第四步：
产品输出

本步骤将这些现代语言重构

之后的设计元素和理念转化

为实际的产品

　 　 　 产品 Ａ　 现代艺术装置　 　 产品 Ｂ　 桌面音响　 产品 Ｃ　 挂壁音响　 　 　 　

　 　 形态上，借鉴鸡冠壶、凤首瓶等经典器型，运

用美学原理简化细节。 鸡冠壶以比例尺度为依

据，将轮廓抽象为几何线条；凤首瓶依线条美学，

提炼为富有张力的图形，既存古韵又合现代

审美。

装饰图案通过简化、变形等手法，对飞鱼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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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理。 从符号学视角出发，简化复杂图案，

使其成为现代图形符号，如飞鱼纹强化动态，保

留文化内涵的同时增强通用性。

色彩以辽三彩白、黄、绿为主，依据色彩构成

理论，调整饱和度、明度与比例。 降低黄色饱和

度、提升绿色明度，让色彩搭配既彰显辽瓷特色，

又契合现代简约风格。

４．２　 语义重构与设计输出

人通过处理符号来交流信息、采取行动，研

究这些符号的学说叫符号学［１８］。 这一定义不仅

适用于语言交流，也同样适用于物质文化的设计

和解读。 辽代陶瓷作为器物设计的典型代表，是

物质文化的体现。 它处于文化结构的表层，既受

到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影响，也反过来展现着

这些文化的内涵。

通过符号学的角度来分析辽代陶瓷，可以更

深入地理解其造型和装饰背后的文化意义。 这

些陶瓷作品不仅仅是物质产品，它们还是辽代文

化的象征和传播媒介。 研究这些陶瓷上的符号，

能够揭示辽代社会的文化结构和历史变迁，从而

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和艺术成就。

本次设计输出围绕单体元素，展现传统到现

代产品的转化历程。 典型元素经过提取后在产

品设计上的应用体现尤为关键，这一过程不仅保

留了辽代瓷器的文化内涵，还使其能够适应现代

设计的需求。 先展示带环状结构陶壶等传统器

物，根据独特部位抽象提取出典型元素的关键特

征，以线条和几何图形简化；接着优化符号形态

比例，强化语义内涵，契合现代需求；最后将转化

后的符号融入灯具、容器等现代产品，实现传统

与现代设计的有机融合。

依据设计思路，以辽代提梁壶鸡冠壶、辽代

耀州窑青瓷飞鱼形水盂和单孔鸡冠壶为元素原

型，从设计实践出发，分别设计出三款产品，分别

为现代艺术装置（产品 Ａ），桌面音响（产品 Ｂ）

和挂壁音响（产品 Ｃ）。

产品 Ａ 的外观设计兼具美学与实用价值，

可作摆件、灯具或艺术装置。 其圆形主体提炼自

辽瓷圆润器身，方形基座简化规整底部，以简洁

几何组合勾勒辽瓷轮廓，展现极简主义风格。 在

内涵上，延续辽代陶瓷实用与装饰兼具的理念，

白色调呼应辽瓷质朴色彩，传递原始精神内涵。

产品 Ｂ 复刻鸡冠壶皮囊仿生曲线，将顶部

提梁转化为音频接口支架，穿孔结构变为扬声器

出音孔，并以金属环勾勒边缘。 装饰上，浮雕呈

现的“鳞片”纹理源自飞鱼纹，部分版本用仿皮

革压纹模拟皮件缝线，强化游牧文化联想。

产品 Ｃ 的上下尖端形状由鸡冠壶的鸡冠形

状演化而来，上下两端呈现出类似鸡冠的轮廓。

放大中部穿孔为中轴线。 灯具的主体部分呈现

垂直线条，强调了其纵向的延伸感。 壁灯中间的

两个圆孔设计灵感来源于鸡冠壶上的孔洞。 这

些圆孔不仅具有装饰作用，也可能具有实际功

能，如作为开关和作为声音扩散洞，体现了设计

中功能与美学的统一。 产品 Ａ 和 Ｂ 较为写实的

转译了整体形态，产品 Ｃ 则更加提炼符号化特

征，这些设计均延续辽代瓷器的游牧文化基因。

在工业化时代，产品设计是艺术与科学的结

合，它融合了功能性和艺术性的语言。 产品语义

学的目的是通过产品的造型设计来清晰表达其

内在含义，使产品的功能更加明确，操作更易懂，

并创造出既具有视觉吸引力又富有象征意义的

形态。 这样的设计追求的是人、机器和环境之间

的和谐统一。

在设计实践中，我们通过将辽代瓷器的符

号学价值转化为现代产品的设计元素，成功地

８４

山东陶瓷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 这些设计不

仅保留了辽代瓷器的文化内涵，还使其能够适

应现代设计的需求。 产品语义学的目的是通

过产品的造型设计来清晰表达其内在含义，使

产品的功能更加明确，操作更易懂，并创造出

既具有视觉吸引力又富有象征意义的形态［４］。

通过这种设计方法，我们能够确保辽代瓷器的

符号学价值在现代设计中得到传承和发展，同

时也为传统符号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在现代社

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５　 结束语

跨领域的设计实践表明，不同设计领域的相

互借鉴不仅可以丰富作品的表现形式，还能拓宽

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 这种跨学科的合作有助

于设计者更全面地理解和应用传统文化符号，从

而在现代设计中创造出既新颖又具有深厚文化

底蕴的产品。 未来，设计中可通过深入挖掘辽代

瓷器的符号价值，钻研其文化内涵，并紧跟设计

趋势，拓展符号应用领域，确保文化特色与领域

需求相融合。 同时，反思研究局限，优化符号转

译方法，推动辽代文化传承发展。

参考文献

［１］ 米向军．辽代兔纹瓷器浅述 ［ Ｊ］． 东方收藏， ２０１９

（２３）：３８－３９．

［２］关涛，许鑫．浅谈辽代陶瓷的民族特征之美［Ｊ］．明日

风尚，２０２０（２）：１６０，１６２．

［３］刘茜．辽代陶瓷鸡冠壶造型研究［Ｊ］．陶瓷研究，２０１９，

３４（２）：１６－２０．

［４］邱珂，杨明朗，万朝红．产品设计中的语义思维研究

［Ｊ］．包装工程，２０１２，３３（１０）：５０－５３．

［５］赵丽君．辽代陶瓷造型演变的特点分析［ Ｊ］．天工，

２０２１（６）：１２４－１２５．

［６］程泽华．文化生态视域下东北地区乡村改造集群式

景观设计研究［Ｄ］．长春：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２４：５２．

［７］王岩頔．千年文物讲述辽代酒文化［Ｎ］．友报，２０２４－

１１－１５（６）．

［８］刘翠．梅瓶源流考［Ｊ］．文物世界，２０２０（２）：２２－２５．

［９］王赫德．辽代社会变迁对辽瓷造型的影响［ Ｊ］．陶瓷

研究，２０１９，３４（２）：１２－１５．

［１０］俞伟超．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Ｍ］．北京：文物

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０７－２１３．

［１１］将乐县博物馆．青瓷盘口壶［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 ０４－

０４）［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ｊ． ｗｌｔ． ｆｕｊｉ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ｗｗｚｙ ／ ｗｗｘｃ ／ ２０２２０４ ／ ｔ２０２２０４０６＿５８７４９０９．ｈｔｍ．

［１２］赵松涛．辽代长颈瓶研究 ［ Ｄ］．沈阳：辽宁大学，

２０２１：２６．

［１３］陆明华．中国陶瓷［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７４．

［１４］刘一凝．洮儿河沿岸城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调查资料研

究［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２２：８６．

［１５］峻岩．辽代黄色釉瓷初探［Ｊ］．辽宁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６（４）：２６．

［１６］欧静，赵江洪．基于层次语义特征的复杂产品工业

设计研究［Ｊ］．包装工程，２０１６，３７（１０）：６５－６９．

［１７］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Ｍ］．李维，译．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８］熊兴福，杨慧珠．基于符号学的产品设计新探［ Ｊ］．

包装工程，２００４（１）：７３－７４．

（责任编辑：朱艳红） 　

９４

谭嘉慧，等：基于辽代瓷器造物符号的提取与语义重构


